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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

李桂梅 （湖南纲维律师事务
所律师）

我国目前的土地政策还是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该政策以户为
单位，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这就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口的变化和
土地的调整之间出现衔接问题。

比如，按照当前政策规定，农
村土地所有权三十年不变。但在此
过程中，户口再回迁的大学生、新
生儿等的土地问题，就变得难以
解决。加之各个地方的土地政
策又都有所不同，便很难诉
诸法律。即便法律支持，在
之后的执行过程中也是困
难重重。因为按照“村规
民约”，土地的重新调整
要征得所在村组成员的
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
那便没有办法落实。

至于户口问 题，
这实际上也跟土地问
题差不多。原有的政策跟

不上现实的需要，而新办法又没有
出台，有些地方即便给出了一些解
决方案，但也存在执行难的问题。

所以，对于受随迁政策影响
的大学生的户口和土地问题，还有
待国家大的土地政策的调整。而在
目前的政策背景和实际情况下，和
村民协商解决，应该是最直接、也
是最可行的办法。

本期话题中的这三名大学
生，他们当初怀揣美好梦想、响
应国家政策，将户口迁移到了学
校所在地，但如今却遭遇了种种
麻烦与困境。其实，不仅仅是他
们三人，户籍随迁带来的问题其
实困扰了很大一批受此政策影响
的大学生。为此，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采访了湖南省公安厅人口
与出入境管理局户政工作处副处
长龚德华。

龚德华表示，大学生户口迁
移政策最早是在大学毕业生就业
包分配时期制定实施的。在此前
提下，毕业生可以分配到稳定的
工作，毕业后户口随之迁移到工
作单位所在地，这一政策看似没
有问题。后来，大学毕业生包分
配的制度被废除，但户籍随迁的
政策却没有改变。然而，不少大
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并没能找到工
作；即便是此前包分配的大学生，
他们也存在对所分配工作不满意
而辞职的情况。

“这些待业状态的大学生户口
便要被打回原籍，但事实是，所
谓的‘打回原籍’并非完全的打回
原籍。”龚德华说，对于原来拥有
农业户口的大学生来说，此时户口
的性质已经从农业户口变成了非
农户口，“打回原籍”也并非是把
户口再迁回原来农村的家里、变
成农户，而是迁回到村委会，成
为挂靠于村集体的非农业户口。

“从农业户口变成非农户口，
这意味着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将失
去承包土地的权利，失去继承父
母所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宅基地，
以及自留地的权利；同时，如果
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的话，虽然
是非农户口，却享受不到城市人
口所享有的福利待遇。”龚德华
表示，就比如文中的张荣，他就
面临着毕业工作几年后想再回家
乡务农却分不到田地的窘迫。

龚德华介绍，在我国，城市
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
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

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但不是个人
拥有，而是集体拥有。每个农民
都享有所在村集体的土地的各种
权利，包括承包土地使用权、分
配土地出让金等。但对于村集体
来说，土地资源是固定的，所以
越少人参与分配越好，这个道理
同样也适用于征迁补偿款的发
放。如果随便允许非农户口转成
农业户口，且都可以参与到农村
土地权利的分配中，这无疑损害
了村集体成员的利益。

“现在的户口迁移政策较之
以往宽松不少，将户口回迁至户
籍原所在地已经不是难事——但
前提是要主动放弃享有村里的集
体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征迁期间，
因为征迁补偿款是按户、按人头
发放，所以当地的村组、村民基
本上不可能同意迁出的村民再迁
回来。”所以，龚德华也认为，在
村民自治的情况下，“农转非”容
易，“非转农”就很复杂，这也是
社会大形势带来的结果。

■现状

“有点复杂”的大学生户口回迁

■声音

与村民协商是最直接的解决办法

不迁，看中的是利益
随着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

农民身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不
少人费尽心思，千方百计地把户口
迁回农村。而对于把户口留在农村
的学生来说，则可以继续享受到村
里的各项跟户籍挂钩的惠农政策。
而且，不少家长表示，“孩子把户
口迁到城市上学后，就没法享受政
府征地的拆迁补偿费，人家迁出去
的想迁回来还来不及呢”。！

迁，图的是方便
对于不少选择迁移户口的新生

来说，自己走到哪儿、户口跟到哪
儿的大学生则有择业的考虑。“考
碗一族”对户籍限制深有体会。考
事业编单位往往有本地户籍限制，
如果户籍不迁到自己工作的城市，
是没有报考资格的。与此同时，一
些用人单位考虑到人才的流动性，
在选择应聘人员时，也会优先选择
拥有当地户口的毕业生。

由于每个城市的具体规定不
同，有的外地户口在本地可以办理
五险一金；但也有的公司办理五险
一金需要按照本地户口办理，没有
本地户口就需要千里迢迢回家乡办

理户口迁出，然后再在本地办理挂
靠。这种种原因，也成为不少大学
生选择迁移户口的重要因素。

迁与不迁，需酌情考虑
如果学生在入学时并不打算

留在高校所在城市，可以选择不
迁户口，免去了迁出又迁回原籍
的麻烦，况且，对于农村户口来
说，迁出去容易，想迁回去就难了。
相反，如果学生打算留在高校所
在城市工作或者准备继续攻读该
校研究生，则可以选择迁出户口。
学生找到工作单位后，可再由用
人单位帮助直接从学校迁出户口。
城镇户口学生迁不迁影响不大，
如果不考虑农村福利，农村户口
转型为城镇户口可让大学生在就
业时“名正言顺”一些，将来如
果在城市就业安家，户口还是非
常重要的。

由此看来，不同地方有不同
的户籍政策，不可一概而论。迁
还是不迁，最好结合两地的户籍
政策、学校、单位的户籍要求做
决定，避免因户籍问题而造成不
必要的麻烦。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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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国的大学生户口实行自愿迁移原则。那么，迁还是不迁，

便成为了摆在大学新生面前的现实问题。

此前，本报曾以《让农村外嫁女
脚踏实“地”》为题，报道了农村女
性在嫁出本村后，因受制于“村规民
约”而丧失土地权益的现象；今天，
我们文中的这几名大学生同样因户籍
而遭遇了一系列的土地权益问题。他
们所承受的压力丝毫不比外嫁女们
少。但让人唏嘘的是，外嫁女尚且能
够得到人们的同情，但这群当初背
负着光环的大学生却非但得不到理
解，反而容易招致同村人的责备。

“国家粮”、“干部身份”……这
些美妙的名词如今已不复当初的美
好。自从将户口迁出，他们便成为了
四处游离的“边缘人”：城市里待不住，

家乡也回不去；政策的滞后，让他们
面临着“跳出‘农门’后，想再当农
民都不行”的尴尬。

这几名大学生的遭遇并不是罕
见的个案，受此影响的人还有很多。
但在此时的政策大背景下，他们的问
题似乎也是无解的。曾经农村大学
生摆脱农民身份的光明大道，当下
却无形中剥夺了这一批农村大学生的
土地，可见，制度改革乃是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事情。制度体系内的任何组
成政策的改动都应该配以相关政策
的联动，以形成协调有序的制度改革；
除了政策的细化外，保证政策的与时
俱进，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

1993 年，18 岁的张荣考上了
湖南农村金融职工大学。

尽管要将户口迁出，也不能
再拥有土地，但张荣对此没有丝
毫犹豫。同样，不仅他的家人感
到欢欣鼓舞，他所在的邵阳市邵
东县廉桥镇南星村的村民们也认
为这是一件光耀门庭的事。

“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将
来就是干部身份了。”由农民到干
部，户口迁移所带来的身份转变，
在张荣眼里，便如同是能够改变
命运的魔法。

尽管家里条件不好，张荣的
父母还是摆了几十桌酒席庆贺，
乡亲们也都很羡慕：“荣伢子厉害，
能吃上国家粮！”

大学期间，张荣也的确享受
到了户口迁移带来的好处。“当时
城市里的米、面、油都是凭票供
应的，而我的‘非农’户口就等
于是粮票、油票，因为大学生每
个月的口粮都由学校供给。”张荣
说。

在上世纪 90 年代，和张荣
一样，将把户口“农转非”当做
自己人生目标的人不在少数。不
想再面朝黄土、背对青天，大家
都期待能够做城里人。“在我的
同龄人中，不少成绩好的都拼命
考中专、考大学，就想这样把户
口迁出去。”

然而，张荣的这股优越感并
没能持续太久。大学毕业后，张
荣又被分配回农村工作。因为向
往城市生活，加上对朝九晚五的
工作感到失望，张荣便于 2000
年选择了辞职，想要另谋出路。

但就业形势的变化让他始料
未及。“那时的大学生已经不包分
配，而我因为年龄问题，和年轻
人竞争起来并没有优势。”不是
工资低、就是工作累，之后的四

年里，张荣总是找不着称心的工
作。直到 2004 年 8 月，他听说
蔬菜产业化经营能赚大钱，便萌
生了回家种菜的念头。

吃国家粮的“干部”要回乡
种菜，张荣的决定让村里人十分
诧异，一些村民还专门跑来向他
求证。张荣特意解释，说自己不单
单是种菜，而是搞蔬菜产业化种
植经营，但村民们还是免不了嘀
咕：“吃国家粮的人在外面混了几
年，居然混到回来种地，丢死人了。”

但比起流言蜚语，张荣更苦
闷的还是村里居然不同意他把户
口迁回老家，“说我的户口迁出去
时，我的地便被重新分配给别的
村民了。如今即便我把户口迁回
来，也不再是农业户口，更分不
到土地”。

“但从政策和法律上讲，张
荣都有权申请将自己的户口迁回
户籍原所在地。”邵东县廉桥镇
派出所工作人员崔香芝也表示，
但因牵涉到村集体的经济利益，
张荣想顺利把户口迁回来并不是
件容易的事。

这份“不容易”来源于“村民
自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当时处理过张荣户口回迁问题的
邵东县廉桥镇南星村原书记唐章
吾说，在上世纪 90 年代，要办
理户口回迁的大多是因为农田，
目的较为单一。“而张荣已经吃上
了国家粮，却还想把户口迁回农
村，村民们自然反对。”唐章吾说，
除了心理上的不平衡，村民们更
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既得利益被分
走，“如果真让他回来，当地村
民的田地就可能要重新分配。但
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经济来源，他
们不愿意让人来分有限的地。除
非张荣自愿放弃享有村集体的利
益，但这对要回乡种菜的他来说

也不可能”。
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户口

回迁”也变得越发敏感。“如今
想要将户口回迁的人，大多是为
了分得征地拆迁款。”唐章吾介
绍，过去 5 年里，村里招商引资，
经济状况变好，加上现在村里又
在搞征地拆迁，一些原来将户口
迁出去的村民便又想转回来。一
方想迁回，一方却因不愿经济利
益受影响而不同意，为此，南星
村近几年每年都会发生几起因城
市户口转回农村而引发的纠纷。

“我们如今只能规定要把户
口转回来的村民必须得给村组交
5000 元钱。即便这样，转回的人
数也必须控制在 100人以内。”唐
章吾也有些无奈：“多一个人回来，
大家分得的钱也就少了。”

回迁遇阻，就连父母也开始
劝张荣不要种菜。2005 年，憋了
一肚子气的张荣坐不住了。过完
年，他给家人留下一句“没混好
就永远不回来”的话，便去了广
东省东莞市打工。

初到东莞，人生地不熟，张
荣过得十分艰难。最苦的时候，
他只能睡在巷子里。后来，他找了
一份模具加工生产的活儿，每天
工作 12 个小时，一个月工资也才
1000 多元。2007 年，张荣借钱
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此后，他
经历了创业失败的痛楚，又承受
了再创业的艰辛，模具加工厂才
总算走上了正轨。

当初被迫远走他乡，在如今
的张荣看来有些五味杂陈：“原
本以为大学生户口迁移是一件大
好事，但时代变化太快，当初的
这一迁，居然如同把自己从家乡
给‘注销’了，想回都回不去的家，
让人心酸。”

村民的拒绝：吃了“国家粮”为何还回来

时间再往回走，1995 年以前，国家实行大学毕业生“包分配”政策，原籍农村的大学生入学后，

户口必须迁入学校，不再具有村民资格及其相应权利。在当时，“城市户口”拥有巨大吸引力，许多农

村来的大学生为了能成为“城里人”，大多借助转户口实现“跳农门”。

农村

当不成干部，我回家当农民都不行？！


